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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家喻户晓，再平凡不过了。
见多了山珍海味，有人会对它不屑一
顾。然而，我从小就种白菜、吃白菜，对
白菜别有一番深情。

在我的印象中，种白菜是很辛苦的
活儿，不仅播种麻烦，还要勤于施肥、浇
水、除草、捉虫。每年立秋前后，父亲和
我就忙着种白菜，先用铁锹把地翻一
遍，再把高低不平的地面修平，然后打
埂、调畦，方便浇水。播种三四天，绿绿
的小菜苗就长出来，两三片叶子铺在地
上，泛着淡黄，煞是喜人。

白菜苗怕旱，隔一两天要浇一遍
水，越浇长得越快。白菜也怕晒，晴天，
要用树枝罩着菜苗，防止被阳光灼伤，
傍晚再将树枝掀开。一夜工夫，菜苗就
蹿一大截。等大一些要剔苗，剔下来的
小白菜，母亲连根洗净，做小白菜面条
汤，特别鲜美。

立冬之后收白菜。父亲用铁锹将

一棵棵白菜铲倒，我就小跑往车子上
装，抱了一棵又一棵。白菜运到家，母
亲一棵棵抱起来，上上下下打量一遍，
把干叶子撕掉，再小心翼翼放下晾晒，
然后储藏起来。看着一窖白菜，心里就
美滋滋、热乎乎的，似乎来年的日子也
有更多盼头。

小时候，家境比较清贫，即使有白
菜也不能顿顿吃上菜。那时候冬天可
比现在冷多了，西北风刮在脸上似刀
割，生疼生疼的，每天放学回家最盼望
的就是能吃上一顿炒白菜。终于迈进
院门，看见灶火热气腾腾，心里不禁一
暖，赶忙拐进去，诱人的白菜香刺激着
食欲。吃着热饭菜，暖胃暖身更暖心。
在我小小的心里，那碗冒着热气的白菜
仿佛就是一个温馨的家，能够感受到来
自父母的那份爱、那份暖。白菜就这样
成为寒冷日子里情感上的一种慰藉，我
和白菜的感情也由此而来。

当年，农家日子贫穷而单调，母亲
隔三岔五用白菜调剂生活。金黄柔嫩
的菜心，撒上盐，滴些陈醋和香油，是一
道爽口的凉菜。偶尔，包一次白菜水
饺，我们争先恐后吃不够，仿佛咀嚼着
山珍海味。白菜疙瘩，油盐醋一腌，脆

生利口，堪称美味。白菜拌着粗茶淡
饭，将清清淡淡的日子调剂得活色生
香。

寒冬腊月，雪飞年到。母亲用白
菜、萝卜、粉条、豆腐和大肉炖上一大锅
揽锅菜，热气腾腾，香味诱人。一家人
吃得喉门生津，唇齿留香，年也有滋有
味，温馨甜蜜。这就是年味！每每忆
起，那味道总惹得心头湿润润、暖融融
的。

白菜一直是我心头之爱，至今仍热
度不减。每次去饭店点菜，白菜豆腐、
醋熘白菜、砂锅白菜之类的总有一二。
我和妻子逛超市买菜，转悠几圈后，最
终拎回来的还是白菜。白菜煮面条、羊
肉火锅下白菜、醋熘白菜帮、凉拌白菜
丝、白菜大肉炖粉条……各式吃法轮番
上阵。最简单的是一盆炒白菜，几碗白
米饭，素朴简单，身心温暖；再来一碗白
菜豆腐紫菜汤，那种熨帖，真是妙极

了。我尤喜“黄芽白”，叶金梗银，赏心
悦目，掰下几片简单一炒，清脆爽口，百
吃不厌。还有辣椒炒白菜帮，白生生、
嘎嘣脆。

古人云：“乡味之美，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是也。”“菘”即大白菜。“白菘似
羔豚，冒土出熊蟠。”苏东坡把白菜比作
味美无穷的羊豚和熊蟠。近代大画家
齐白石在《辣椒白菜》画上的题诗中称
白菜为“菜中之王”。咱老百姓也有“百
菜没有白菜好”“鱼生火，肉生痰，白菜
豆腐保平安”的说法。白菜还有药用价
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颇为推崇：

“甘温无毒，通利肠胃，除胸中烦闷。”我
喜欢清气飘逸的白菜，可谓一种福气。

平民情怀的白菜，又宽又厚的叶片
层层包裹着乡情与眷恋。吃白菜，既能
吃出简单淳朴，又能吃出清淡的乡土气
息，更多是能够咀嚼出那来自灵魂深处
的感恩和思念……

走在初冬的街头，虽然有明媚的
阳光，还是感觉有几分凛冽的寒意，
走在梧桐树下，几片黄叶飘然落下，
它们用坚毅的姿态划出沉重的季
节。我不觉得它是悲伤的，只觉得此
时它是浪漫的舞者，因为终于等到了
生命中最荣耀的轮回。

其实梧桐落叶并不是从今天开
始的，梧桐最早知道秋天的消息。在
第一场秋风中，虽然看似整棵梧桐还
是蓊蓊郁郁的，但已经有耗干了水分
和体能的几片叶子落了下来。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随着秋风秋雨一场比
一场急，落叶会越来越多，可梧桐树
上的叶子并不会全部落下，即使到了
最严寒的时节，雪花飘落了，梧桐树
上依然有倔强的叶子不愿离开它的
枝头。

梧桐树的叶子是在春寒料峭的
时候从一个米粒似的小不点儿开始
的，那时候，它就像一个精灵，爬行在
梧桐树灰白的枝干上，爬着爬着就成
了豆大的黄芽，转眼工夫它就染了一
身翠色，不知不觉中又绿荫罩地了。
叶子在梧桐树上待了好几个月，它晨
沐雨露，朝迎霞光，暮送夕阳，夜里与
月光缠绵。长在城市里的梧桐，叶子
终日里看惯了车水马龙，听惯了汽车
鸣叫，甚至还在下雨天用水珠戏弄过
树下的帅哥靓女，现在要从树上退去
自然是心有不甘。长在乡下山野里
的梧桐，叶子们与鸟窝为邻，白天听
百鸟啁啾，夜里听虫子唱歌，从不寂
寞，当然也不想离开树枝。

在一次又一次秋风的探访中，一
片又一片的梧桐叶子一步一回头地
离开了树枝，有的落下时，还围着树
打几个旋。当一片叶子垂落时，枝上
的叶子在叹息。地上的叶子，有的是
结伴落下的，也有的是孤单一个落下
的，但落下后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因
为很快就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先是
和各种树叶短暂聚会，然后就被风吹
到路边或是人家的院子里、水沟里。

树上的叶子看到树下的人们迈着匆
匆的脚步从落叶上走过，发出沙沙的
声响，心里一紧，赶紧缩紧了身子和
身边的伙伴相互打气。一夜大雪，接
着是风雪交加，树上残存的叶子无奈
地与落雪一起滚落在地，它们只得认
命，不再与命运抗争了。落叶被环卫
工人或是农民扫走，或烧或沤，最终
化为泥土归于大地。

其实，每个人就像梧桐上的一片
片叶子。每当我看到凋零的落叶，就
想到了曾经熟悉的一些人。他们是
我的父母或是朋友，或是书中知道的
人物。他们的人生都曾经辉煌过，或
者散发过生命的异彩。就是再普通
的人，也都有过自己的带痕迹的生命
历程。比如我的父母，虽然他们不识
一字，可他们在艰苦的岁月里养育了
五男二女，他们为儿女的成长培土浇
水，他们为儿女们遮风避雨。一片叶
子从嫩芽到成为一片厚实的叶子，其
间要经风雨、历烈日、见世面，人生又
何尝不是如此？一片树叶还没有成为
落叶时，它的使命就是吸收阳光和水
分，为树木提供足够的成长条件。当
它成为一片落叶时，它的使命就完成
了，来年还会有新的树叶接替这个使
命。

人生也像这梧桐叶子。有的人
故去了，就像一片叶子凋零了，当然
我们会伤感，但也要记着这是自然规
律，就像一片叶子的四季轮回。

春天和夏天时梧桐叶子最好看，
翠色罩树，繁叶如篷，就像人生的青
年和中年。此时只要付出真实的热
情与努力，我们的生命便会如绿叶一
般鲜活。初秋一树的黄叶，是成熟中
的稳健，就像人退休了，但思想没有
退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活
会有滋有味；暮秋和寒冬，叶子枯萎
了，就像人生的即将凋零，这也没有
什么可怕的，这是激情过后的宁静，
此时一切如过眼云烟，有一息生命就
享受一分好时光。

前几日，岳母从乡下老家来，背了
半袋子沾着泥土的红薯，说是刚从地里
挖出来的，让我们尝尝鲜。看着岳母气
喘吁吁满头大汗的样子，我心里一阵感
动，老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专程为我们送
红薯，只是因为不久前回老家时儿子随
口说出的一句“想吃红薯”。当时红薯
还没成熟，没想到被细心的岳母记在了
心里，这红薯里的浓浓亲情比任何山珍
海味都珍贵。当天中午，妻子拣了一些
个头小点的蒸了一锅，看着儿子吃得津
津有味，我的思绪又飞回到那个“红薯
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艰苦年
代。

老家地处豫中平原，土壤条件非常
适合种植红薯。记忆中当时各家各户都
种红薯，高产的红薯是庄户人家一年的
主要口粮。听爷爷说，在那个饥荒年代，
口粮短缺。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红薯
便成了重要的补充。生着吃、煮着吃、蒸
着吃，农活忙时，衣兜里还要装上一把红
薯干，饿了就拿一块放嘴里嚼嚼。

农历八月是收获红薯的时节，伴随
着一家人的喜悦和盼望，终于等到了开
镰割藤、挖地掘薯的那一天。秋日的田
野凉风习习，男女老少齐上阵，手拿肩
扛着镰刀耙子，拉着架子车去地里刨红
薯。到了地里，父亲和母亲先拿镰刀将
红薯藤割了，然后我们姊妹三个负责将
其抱到架子车上。那时候，红薯藤是不
舍得扔掉的，晒干了可以作为牲畜的饲

料。清理完一地的红薯藤，就开始刨红
薯了。父亲一耙子下去，一串饱满的红
薯便露出地面。我和哥哥姐姐兴奋地
扑过去，拾起来，扭断它的藤茎，抖掉上
面的泥土，小心地放进筐里。大人前面
挖，小孩跟在后面捡，在秋日的阳光下
共享着丰收的喜悦。在童年的记忆中，
每到红薯成熟的季节，最快乐的事情就
是烤红薯。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几个要
好的小伙伴偷偷溜到红薯地，扒出几个
大个的红薯后，我们分头从田埂上捡来
一些玉米秆，找个避风的土坡，挖个小
土坑，把红薯放进去，拿一些玉米秆盖
在红薯上点着，坐在田埂上等待着香喷
喷的红薯“出炉”。小孩子没有耐性，不
时地拨开火，用树枝在红薯上捣一下，
看看熟不熟。毕竟田间偷烤红薯不是
光彩的事，如果让大人们知道，免不了
一顿训斥。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
只盼望着红薯快一点熟。很多时候，不
等红薯完全烤熟我们就争先恐后从火
堆中扒出来，一边吹气一边剥红薯皮，
吃得狼吞虎咽，弄得满脸是灰，你笑笑
我，我笑笑你。

满载而归后，红薯除了一小部分储

存到自家的红薯窖里，剩余的要刨成红
薯干晒干保存。时隔二十多年，当年和
乡亲们一起刨红薯干的壮观场景至今
让我记忆犹新，那种劳动场面真可谓全
员上阵，热火朝天。如今种红薯的少
了，再也看不到“大兵团作战”的场面
了。深秋的田野一片广袤，天气晴好的
上午，地头上到处堆放着刚刚收获的红
薯。每家的红薯堆前都摆放着一个自
制的简易刨子，这种刨红薯的刨子和木
匠用的刨子有所不同，刀片更宽更大一
些，镶嵌在一块光洁的木板上，用时只
需将红薯沿着木板轻轻一擦，薄溜溜、
白花花的红薯干就滑落下来。刨红薯
干虽不是什么技术活，但需要熟能生
巧，稍不留神锋利的刀片会弄伤手指。
出于安全考虑，小时候刨红薯干都是父
母完成的，我和姐姐哥哥的任务是将刨
好的红薯干均匀地撒在地里晾晒。头
顶的蓝天白云像刚从水里洗过一样，麦
地里撒下的红薯干白生生的，加上孩童
们来回奔跑的身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
丹青画卷。一阵微风掠过，田野里到处
弥漫着甜津津的红薯味道，掺杂着泥土
的清香，直往鼻子里扑，沁人心脾。

怀念故乡那块铺满绿色藤蔓的红
薯地，怀念和父母一起刨红薯的情景。
香甜可口的红薯不仅是餐桌上一道营
养丰富的美味，更是一份浓浓的乡情，
滋养着我的心灵，成为铭刻在心的永恒
记忆。

我的爷爷排行第五，最小，也就是
说，他们那一辈儿只有弟兄五个。五个
人当中，大爷二爷亲兄弟，三四五爷亲兄
弟。他们都是清朝的娃娃儿，或多或少，
或深或浅，都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也许是
值得的回忆。

先从大爷说起，我只见过他照片。
据说，他学过武术，会扫堂腿，使一手好
拐子，三五个人不在话下。他还会看风
水，方圆三五十里没人不知道他的大
名。有一家姓杨的给他出资，让他同时
看了两个坟地，一家分一个，后来杨家怕
他把好的留给自己，大年初一早上登门，
跪地不起，非要再换换，大爷随即应允，
足见他的豁达大度，并无不良之心。还
据说，他在武汉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
会。后来党证丢失，八路军来的前一年，
也就是1947年，他去世了。

再说二爷，据说在开封上过学。我
记得他住的屋子就叫学屋，墙壁上还有
一块黑板。他经常戴一顶礼帽，捣一根
文明棍，深眼窝，精瘦，没有看到过他的
喜脸儿，看见我们这些小孩子，手一扬，
走，走，去，去。1960年春天，大锅汤大饥
荒，上级检查团来了，炸一回油馍，一人
一份，他一个人吃了儿子的、孙子的份
额，真是饿极了。这一吃不打紧，长时间
清汤寡水涮下的肚子肠子，消受不了这
一顿油水，拉肚子拉过去了，用一口缸埋
进了土里，永远地僻静了清静了。

三爷一辈子都是种地喂牛。他喂了
一头大黑牛，头上的角又粗又长，八字形

朝上举着，看起来吓死人，可那头牛，做
活快，品行好，从不欺负小孩儿们，真有
点物随其主。三爷种菜园，特别在行经
心，他在堰茬儿上架起吊杆儿，一桶一桶
从河里提水浇园子。啥也没见过的我，
稀奇吊杆儿一高一低，吱呀作响。河边
的那块三角地，总是葱绿。我和小伙伴
们，隔三岔五，偷偷摸摸，到园子里摘黄
瓜摘豆角，掐韭菜薅葱，有一回被发现
了，吓得飞跑，三爷不但没吆喝，还说随
便吃吧。三爷留着八字胡，又总爱用两
个指头捋胡子，脸上经常带笑。笑是
笑，他可讨厌坏人。1966 年文革时村里
腾一间房子办文化室，四围墙上挂满了
宣传画，他看到一个人摇着小红书不是
老自然，说这人有点儿巴结头掂衣裳襟
儿。这下可惹事了，但对一个目不识丁
成分又好的农民老头儿，只能不了了
之。

四爷长啥样儿，俺伯都不知道。但
俺伯对我说，据说四爷利索得很，勇猛得
很。说不清哪一年，四棵树寨里进了土

匪，杀人劫财，闹得凶狠嚣张。四爷参加
打土匪，上到房子上，掀开瓦片朝下打，
因为土匪在暗处，四爷不幸中枪，死得惨
烈而悲壮。四爷二十几岁走了，四奶带
着四岁的孩子，一路艰难走下来，儿子生
儿子，孙子生儿子，子子孙孙，颇是兴旺，
看来老天不亏待好人。

大爷庭桂，二爷庭栋，三爷庭梅，四
爷庭柱。我的亲爷叫庭梧，一生平常平
淡，为人和善，种地养蚕，喂牛喂驴，最远
到过南召县城。爷爷的小事，我永远也
忘怀不了。小时候，他下河逮鱼，我老是
掂鱼篓，回家能美一回。他上山砸圪垯，
总要掏几个木花虫给我，这可是鲁山第
一特产。他要犁地，我跟着拾地蛹。我
考上初中那年，他塞给我五块钱，那时候
这可不是小数目。我当兵探家，走的时
候，他一定要跑三四里地送我到车站，那
时候他已经快八十岁了。1960年大饥荒
爷爷没倒下，门前的小河立了功。从河
里弄几个小鱼小虾，螃蟹泥鳅，或煮煮或
焙焙。有一天下午，他又到河里逮鱼，从

水里拾到一张带毛的山羊皮，高兴坏了，
拿回家就烙羊毛，先剪一块丢锅里煮。
不大工夫，上庄的一个表爷气冲冲找上
门来，说这是他铺了好几年的羊皮，泡泡
煮吃哩。爷爷说，是你的你拿去行啦，他
连锅里的那一块也捞走了。关山岈生产
队死了一头驴，要送交大队。人们饿得
抬不动，只好上村抬到下村，一个村接一
个村转，而每过一个村子，人们总要偷偷
拿刀剐点儿肉。第四站到俺村，爷爷看
看，光剩下驴皮驴头和骨头架子了，割了
一根驴圣。现在这是上等食材，那时可
不是好东西啊，为了生存管不了许多
了。1977 年秋天的一天，大队干部砍了
俺村的一棵千年古树，我正好在家看见，
当面说他们疯了，第二天我归队回京。
爷爷因为截了几根树枝当柴火，恶气就
往他身上使，连开几场批斗会。我多么
想念那棵大树，它是一道大风景。我更
想念爷爷，受委屈多半因为我，他第二年
就走了。

我没有见过我的亲奶奶，她死得
早。其他不亲的奶奶，也跟亲的一样。
我头一次探家，大爷家的花奶奶弯着腰
给我捏了一碗扁食，几十年香在我心
里。三花奶从没叫过我的名字，老是娃
儿长娃儿短。我想，这也许就是草根亲
情，草根亲情永世鲜活在滋润万物的泥
土里。爷辈五个，父辈十三个，我辈二十
多个，从草根到草根，真好。家乡，耕耘
着泥土，绵延着亲情，山还是那么绿，水
还是那么长，天还是那么的蓝。

他读的是经济管理，大学毕业后
原本可以谋得一份收入稳定的工
作。他却决然回家乡创业，承包十几
亩荒山种苹果。

苹果开花时节，不是一树芬芳，
而是稀稀疏疏。挂果，成长，零零星
星的几枚果子像山楂，小小的，酸酸
的。一时间风言风语四起，而背负十
几万果苗的债务，也让他喘不过气
来。

他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一下子
瘪了。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一日，
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硬是把他从床
上拉起来，走出了小院。

山沟里到处是黄土飞沙，一条通
向山外的土路临近竣工，偶有大货车
呼啸而过，扬尘四起。父亲说：“想体
验一下尘土飞扬中奔跑的感觉吗？
每跑十步一回头，看看身后有什么好
的风景。”“不就是边跑边回头看吗，
这有何难？”这时，恰好大货车经过，
一刹那，尘土飞扬，父亲说：“开始
吧。”

当他第一次回头的时候，迎面而
至的全是尘土和扬起的沙粒，他用力
瞪大眼睛，什么都看不到，眼睛也被
迷住了。他第二次回头后，坐到地上
没有起来，一双手频频地揉着眼睛。
父亲问：“你看到了什么？”“我什么也
看不到，眼睛好疼。”

“起来，继续跑。这次不要回头，
跑累了就停下来。”四十分钟后他折

了回来。“这次你看到了什么？”“我身
后的路。”“还有什么？”“蓝天，白云，
远处的荒山……”“尘埃呢？”“尘埃已
落定。”

父亲拉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语
重心长地说：“人生就像在尘土飞扬
的路上奔跑，如果两步一回头，就会
被小小的尘埃固封，迷失前行的方
向。如果一直往前跑，跑过尘埃，它
就会俯身在你的脚下。”那些尘埃就
是流言蜚语；那些尘埃就是蹩脚的小
苹果；那些尘埃是旅途中遭遇的困
惑、无助、忧虑和无奈……

父亲继续说：“其实，人生前行的
最高境界是心无尘埃。”心无尘埃？
他重复着，呆愣在那里。“是啊，心无
尘埃，春暖花开。”

第二天，他走进荒山，走进苹果
园。为了寻找问题的症结，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小的环节，行千里路拜师求
教，对症下药，逐一解决。来年春天，
漫山遍野的苹果花，开得沸沸扬扬，
收获时节，又大又甜的红苹果挂满枝
头，来自天南海北的订单，像飞舞的
雪片，他脸上挂着笑，心里暖暖的。

只要心无尘埃，际遇的阴晴雨
雪，阳光阴霾，一片落叶，一朵花开，
一片乌云，一抹霞光，都会氤氲成滋
养生命的养分。即使初见罅隙中的
微弱光亮，也会不断凝聚，叠加，强
大。蓦然回首，奋力奔跑的人生之
旅，一定会阳光明媚，春暖花开。

冬日的一个夜晚，琦、玉壶君我们
三人一起在微信上欣赏那篇绝美音画

《听雪》，相约等下雪了去南河赏雪、听
雪。

琦说：不打伞，让雪把咱们变成雪
人，踏着雪咯吱咯吱地响……

于是开始幻想那个梦幻般的雪
景：穿了红色的外衣，静静漫步于河
畔。漫天凛冽，漫宇琼花，雪，似寻梦
的蝶，袅袅娜娜，飘飘洒洒到发上、睫
上、唇上，仿佛少女的吻，羞涩、冰凉而
又不失温润，心，就在那一刻，生出几
多怜爱和淡淡的暖……

因为有约，所以这个冬天我们都
特别期待一场大雪。

听说后一天有大雪，我即刻发微
信给两好友，相约去看雪，穿上自己最
靓的衣服。

上午，雪果真下起来。“乱云低薄
暮，急雪舞回风。”空气变得洁净、清
爽，房屋被白雪覆盖，素洁纯美，让人
们的心情变得静谧安详。

已近中午，我们三人坐在南河附
近的小饭店里。柴火烧得通红的炉膛
上，是蒸腾着滋滋白烟的大铁锅。

午饭吃到一半，雪花纷纷扬扬，我
们惊呼起来。门开半扇，院子里很快
就变成白茫茫一片。

雪飘下的速度惊人，路上很快积
了厚实的一层。我们踏进童话般的白
色世界，任发上飘满白雪，结成冰晶，
也不肯打伞。鞋子踩在雪上，松松软
软，咯吱咯吱碎碎响着，细腻、酥润的
雪花给静谧的沙河蒙上一层迷人的轻
纱，河里的水快干掉了，白雪却把一切
都描绘成美好的样子，美好是这么简
单。

雪在书写自己的童话，只有我们
三个读者。它是那般大气磅礴，而又
纯洁美好、清爽惬意。

温婉的雪花慷慨地落在身上，给
我们带来无限欣慰。在雪上踱步，将
身心从纷扰的尘世中抽脱出来，安享
这半日的清净与闲适。

用纯净的目光望着那袅娜的雪姑
娘，沉醉于她的恩赐，沉醉于这简单、
精致的心香，沉醉于这欢乐天地。雪
花，水做的身子冰做的魂灵，如一串歌
符飘在眼前，如一朵朵精致的小花，散
发着淡淡的芳香。

我们匍匐在地，尽情地亲近它，用
满满的热情拥抱它。我们拿捏着姿
势，与雪花共舞，带着洁白而纯真的
心。我们敞开心扉，向她倾诉，痴痴地
傻笑着，甜甜地陶醉在雪的怀抱里。
此时，雪为其歌而徘徊，影为其舞而凌
乱。

掬一捧雪向空中抛撒，它立刻四
散飘落，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然后将冻
得发疼的手放在嘴边哈着热气。心中
欢喜涌动，忘记了寒冷。在漫长的冬
季，悠长的西风里，我们从来没有感受
过如此的滋润与轻盈。

在如细沙般从指间流走的日子
里，那片刻的温暖、欢乐，虽然短暂，却
让人无比珍惜，无比怀念，似一曲深情
的乐章，存于记忆中。

心无尘埃
春暖花开

◎陈华

从草根到草根草根
◎高淮记

初雪
◎马艳

白菜情结
◎翟红果

梧桐落叶
◎张振营

亲亲的红薯
◎梁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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